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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阅读感悟 《红楼梦》可以反复阅读

齐鲁晚报：您现在工作之余，还
会保持读书的习惯吗？偏爱读什么
书？

温儒敏：那当然了，读书是每天
必须做的功课。现今许多年轻人每
天上网看手机得花多少时间！四五
个小时是普通的，光阴就这样浪费
了。也许他们觉得这样很好，但在
我看来这并非良性生活方式。我当
然不能要求都得像我们这样来读
书，但如果有读书的习惯，对于个
人成长总是好事。这个习惯我是改
不了了。我每天都会读，并不是为
了某个目的，有目的的阅读只是读
书的一部分，比如我要写一篇文
章，要上课备课，有可能带着一定

的目的找一些书来看，但总还有一
部分时间是自由阅读的，就是读自
己喜欢的，没有明确的目的性。我
现在读的更多的是历史，古代的野
史、笔记，比如宋人笔记读得比较
多。

齐鲁晚报：您读过的书里面，哪
些对您影响比较大？

温儒敏：一是《毛泽东选集》，一
是《鲁迅全集》。《毛泽东选集》让我
了解中国的国情，也让自己有一种
理想主义的使命感。《鲁迅全集》让
我了解中国文化的得失，让我学会
知人论世。

齐鲁晚报：您觉得哪些书可以
反复阅读？

温儒敏：古典文学名著《红楼
梦》，我觉得可以反复去读。古代文
化的方方面面，在这部巨著中都能
得到了解与体验。

齐鲁晚报：您曾给学生讲过阅
读方法，您个人用哪些阅读方法多
一些？

温儒敏：有些精读，有些泛读，
很多情况下一些书是不要求精读
的，都是根据兴趣自由阅读。如果全
都是精读的话，像语文课那样，就没
有兴趣了。现在我们的语文课就没
有教会学生去广泛阅读。

温儒敏：
阅读能否少点功利

为营造全民阅读氛围，齐鲁晚报倾力打造了“我的阅读史”栏目。我们希望通过记录学者、教授
等有影响力人物的阅读经历与感悟，引导读者“好读书、读好书”。

12 月 23 日上午，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温儒敏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
的专访，与我们畅谈他对阅读、语文教育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忆大学生活 读书就是我们的一种爱好

齐鲁晚报：您是 1964 年念的大
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读
书情况吗？

温儒敏：我念大二时，就发生了
“文革”，大学停课了。不上课以后，
我们还是有机会读书，而且是更自
由的阅读。我什么都读，历史、经济、
政治、文学，能够找到的书都读。“文
革”期间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
切文化都毁灭了。图书馆虽然关闭
了，但如果想办法还是能够借到书。
北大图书馆的新馆就是 1972 年盖
的，但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些情
况。那时读书可以说是比较随性，没
有太大的压力。《二十四史》的标点
本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出来的，
出版以后，我也想办法找来读。很多
外国现代主义小说那时都是同步翻
译，说是内部发行，也还是可以读得
到，真是很大的阅读量。我那时读的
书很杂，范围很广，比如《中国哲学
史》《西方哲学史》《第三帝国的灭
亡》《朱元璋传》，还有马列选集、政
治经济学等等，全都是在那时候读
的。就阅读面来说，一般现在的大学

生比不上我们。我们把《二十四史》
都大致看一遍，现在可能吗？现在历
史系的学生都未必看过。

齐鲁晚报：现在困扰很多大学
生的就业问题你们会考虑吗？

温儒敏：那时候哪里有什么就
业呢？毕业后都是分配的，要你到哪
儿就到哪儿。现在有选择，你可以好
上挑好，所以你觉得就业压力太大，
我们那时候没有选择，甚至还有些
理想，反而不见得有多大压力。时代
真是不一样了。

齐鲁晚报：“文革”后您又读了
研究生，当时校园里的阅读氛围怎
么样？

温儒敏：我上研究生是 1 9 7 8

年，那时没有学分制，老师要求大家
以读书为主，也不要求发文章。那时
的读书量是相当大的，我学的专业
是现代文学史，看王瑶先生写的《中
国新文学史稿》，书后面密密麻麻的
很多注解，他的注解里提到哪本书，
我们就找哪本书来看。有时候一天

可以看五六本，从图书馆借几十本，
一个星期就看完了。现在我给研究
生、博士生开书单，我和他们说，你
们恐怕读不到我当时的五分之一，
可是他们还感到多。

那时候没有那么功利，读书很
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的爱好，一种
生活方式。人们并不是想着我读这
本书是为了什么实际目的，或者能
赚多少钱，而是一种爱好，一种习
惯，自然就很喜欢读书，进行大量自
由的阅读。

齐鲁晚报：您的导师王瑶先生
对你们读书有要求吗？

温儒敏：没有，只是给个范围，
要求多读第一手的资料。不像现在
很严格，其实严格了大家也不读。所
以我们这代人的情况和现在不太一
样。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政治化的
年代，但即使是政治化的年代，也还
是有读书的缝隙，关键是你有没有
这个心。很多世界名著、中国古代文
学名著，我们在高中、大学阶段都已
经零零散散读了很多了。

评阅读风气 年纪轻轻就这么实际，未免可惜了

齐鲁晚报：之前我们做过一个
调查，发现很多大学生不大爱读书，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压力大吗？

温儒敏：压力我看也未必就那
么大，很多压力是来自个人的，比如
今年经济下行，就业的确会比较困
难，同学们压力大，但什么时候没有
压力呢？竞争什么时候都有。现在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很快要达到 36% ，
高考录取率已经超过 70% ，多数人
都有上大学的机会，这在以往太不
可想象了，是好事呀，但一样有竞
争，一样有压力。上世纪六十年代我
们考大学时，录取率不到 10%，但压
力也没那么大。普遍的焦虑感可能
是环境造成的，现在是一个逐利的
时代，追逐利润、利益，竞争的确在
加剧。如果个人沉不住气，压力肯定
大。文学院里的学生还是应该读一
些文学类的书的，有的读得多一些，
有的读得少一些，但总体上来说阅
读量还是不够。

齐鲁晚报：对那些没法静下心
来读书的学生，您有什么建议吗？

温儒敏：教育不是万能的，很多
人等到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当然，作为老师要提醒他们，给他们
一定的建议，有一部分孩子会领会，
可能做得好一些，但很多孩子因为
社会的影响，受实际利益左右，从大
学一年级起就想着考证、考本，想着
四年以后找什么样的工作，工资多
少，他们的心思就不在读书，结果荒
废了青春。当然，有实际的考虑这也
是合理的，人总要谋生，但是人的一
辈子很长，这么年轻就这么实际，斤
斤计较，未免有点可惜了。年轻人总
是要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想法，甚
至“空想”也不要紧，这是必经阶段。
就像幼儿园的小孩子喜欢白雪公
主，但你不能说：“白雪公主有什么
用啊？早点学习炒股吧。”

齐鲁晚报：现在网络很发达，很
多人习惯了在网上、手机上看东西，
您如何看这种现象？

温儒敏：网络带来极大的方便，
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甚至思维方式。
是好是坏，有些东西还得沉淀下
来。但我要说的是，不是所有的好
书都在网上有，有些东西网上没
有。比如现在我读的一些古代笔
记，网上就没有。网上的东西不一

定可靠，经常会有弄错的。网上找到
的东西很可能版本和校对都是错
的。再说，我如果要读《世说新语》或
者唐诗，在网上读似乎总有点怪怪
的。也许以后再经过两代人就不觉
得“怪”了。年轻人喜欢网上阅读也
可能与年龄有关，等到年龄大了，眼
睛不好用了，就会觉得网上读书不
够味。

齐鲁晚报：您认为现在社会阅
读氛围如何？

温儒敏：实在太差了，连以前的
政治化年代都比不上。我的家乡在
广东，一个很小的县城里，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那里的新华书店经常卖
各种中外名著，什么巴尔扎克、陀思
妥耶夫斯基、惠特曼等等。我那时没
钱买书，经常到书店里面去看书。现
在这家书店还在，可是卖的除了风
水、八卦、炒股、养生，就是教辅，想
找一本中外名著太难了。整个社会
潮流和风气变了。现在的生活确实
比以前好了，物质上丰富了，但问题
是很多人并不快乐。我看有些年轻
人或者学生，本应该是快乐的时候，
却陷于焦虑。

回应教材争论

语文有其自身的科学性

齐鲁晚报：之前有消息说，新修订的中小学语文
教材将会增加国学的比重，对此您怎么看？

温儒敏：现在提出“传统文化进课堂”，教育部还
发了文件。其实传统从来就在课堂里面，现在小学、初
中、高中教材里的文言文、古诗词占的比重大概是百
分之三十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占的比重也是这样
的，甚至还要多一点。这些文言文的篇目基本都是民
国时定下来的。所以并不是说以前的教材和课堂里没
有传统文化，而是始终有，只不过现在大家着急了，所
以才想能不能提倡一下传统文化，看看会不会使社会
风气好一点。这只是一种设想，实际上不见得。

有人想象古代社会是很文明的礼仪之邦，想象民
国时代比现在好。这都是想象而已。民国时代草菅人
命多了，而古代，如果你们看过《二十四史》，就会感觉
古代人该怎么活？中国历史上两三千年，有三十年之
内不打仗的情况极少。很多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想象，
认为古代社会很文明，其实不是这样的，但当时可能
有个道德底线。这个道德底线并不全是孔子、孟子定
下来的，也有民间代代相传的信条，这会制约社会行
为。像《增广贤文》中的不少信条，比如“路遥知马力，日
久见人心”、“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知
人知面不知心”等，既不是孔子的也不是孟子的，始终
在社会上起作用，到现在多多少少还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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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下接 B6 版）

温儒敏教授近照（摄影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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